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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建始县茅田是个古乡。三
百多年前的明崇祯年间，这里还是一
片崇山怀抱、茅草遍地的荒野之地，
少量的土、苗人民散居在大山的褶皱
里，没有更多的能力开发。那年，荆
州一带遭大水，有曾、田、胡、谭、黄五
姓逃难人跋涉到此，见一片蛮荒野
地，遂挽茅草为界，五姓人共同开垦
荒田种植居住。几百年之后，此地发
展成一个行政区域，名叫茅田。

茅田是建始县最北边的乡，属于
大巴山脉南沿分支巫山东沿部分，与
重庆市巫山县接壤，有川鄂咽喉之
称。全乡平均海拔一千三百米，四面
环山，一条狭长的山谷有209国道通
过。国道又与村组公路相连，这些公
路像一根茂盛的主藤上蔓延的支藤，
散布的村庄像是藤上结着的瓜。这
可是一嘟噜一嘟噜的瓜啊，因为茅田
乡有29个行政村232个村民小组。

甲辰年夏天，我在茅田生态旅游
度假区住了半月，早晨起来，站在南窗
边，诗意顿发：“拉开窗帘，哗啦一声/
山岚袅袅飘飞/云朵婀娜移步/青山迎
面而来/一颗太阳杲杲升起//把盛夏
的酷热屏蔽/把燥热焦虑驱走/三万个
负离子浮动/茅田的早晨，你好！”这是
我一刹那的真实感受和视觉。

在酒店的院子外面，有一个广场
和一个舞台，广场边有一排木制座
椅。晚饭后广场是热闹的，有人在舞
台上表演舞蹈，有人拿着麦克风在引
吭高歌，而七八个大妈在广场的另一
边自顾自地跳着广场舞。广场后面，
靠着小山坡有一面银幕，每天晚上都
要放一部老电影，让我们这些来度假
的老同志回顾一下往日的岁月。

我是个喜欢转悠的人，茅田是山
区小乡，虽说面积有 219.25 平方公
里，但人口只有两万两千多，而乡政
府所在的小镇只有三千来人。小镇
有老街和新街，老街与新街之间有一
条小河，河上有桥。我每天都要到小
街转悠两趟或更多趟，我观察茅田人
的生活和他们的为人，得出的结论是
这里的人们勤劳、淳朴、善良，对进山
度假的游人特别友好。

在新街东头，靠着老街北面，有
一个文化广场，广场四周的围墙两面
挂满了图文并茂的宣传牌，这些牌子
上写着一些成语故事、古今对联，更
多的是茅田乡各村模范人物的事

迹。我把这些先进事迹一一读过，对
茅田人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三岔沟村8组村民袁鹏程，患有
天生聋哑残疾，一生多灾多难，但他
怀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命运抗
争。35岁时，因妻子无法忍受没有语
言的婚姻，抛下他和年幼的女儿而
去。上帝为他关上一道门，也为他打
开一扇窗。虽然天生聋哑，但他十分
聪明，靠着勤奋好学，学会了简单的
家电修理。电视机、洗衣机，各种家
用电器和农用机械，哪里有个故障，
乡邻都找他帮忙，他都乐呵呵地答
应。为了增加收入，供养女儿读书，
他又通过不断努力，学会了理发的技
术。在三岔沟村，村民都晓得有个

“不说话的理发店”。如今，袁鹏程已
有了自己的小外孙，还尽自己所能去
帮女儿带孩子，一家和和睦睦，过着
幸福快乐的日子。他用自己的双手
争取来幸福生活。

锣底村卫生室有一个远近闻名
的乡村医生叫章荣凤，从医十年，诊
治过的患者达数万人，甚至还有襄
阳、重庆、巴东、宜昌、荆门等地的病
人慕名而来。章荣凤19岁学中医方
剂、基础学和《本草纲目》，熟记各种
中药特性。2006年，章荣凤的母亲因
为中风不治去世，病床前的母亲拉着
她的手说：“你是学医的，从医要记住
人凭好心，不问前程。”章荣凤刚开始
独自行医的时候，村里没一个人相信
她，觉得她年纪轻，阅历浅。有一年，
一个腿伤不治的病人，被诊断为败血
症、破伤风，面临截肢，绝望之下找到
了章荣凤。章荣凤接手后仔细观看
了病人的伤处，用镊子将坏死的组织
全部剔除，配合中药、针灸，病人奇迹
般转危为安。诊费、药费合计只收了
400元钱。“病人当时找我也是抱着试
试的态度，但是对于我来说，把病人
治好了我就很开心。”章荣凤说。

半月茅田度假，感触良多。离开
茅田的那天，我在小广场上漫步，看
到草地上有烟头，我弯下腰，捡了一
个烟头，又弯下腰，捡了一个烟头，再
弯下腰，捡了一个烟头。我把烟头放
到正在做清洁的保洁员的垃圾桶
里。我弯了三次腰，为茅田，为茅田
的青山、白云、绿水鞠了三次躬，这是
我的致敬！

是为记。

老宋是锵锵认识的最有松弛感
的人，没有之一。

起先，他们俩只是学生会的普通
同事，锵锵是何时与老宋混熟的呢？
那肯定是锵锵去粤北做志愿者那年
的暑假，在回家的火车上睡过头之
后。

可能因为志愿工作太疲惫，锵锵
在回广州的动车上迷迷糊糊地醒来，
吃惊地发现动车正在启程，车窗外，
一个从未见识过的站名一晃而过，车
厢里涌来了一堆背着背篓、身穿少数
民族服装、戴着头帕的大妈大伯，一
问才知道，动车已经到了贺州，在广
西境内了，前方就是桂林站。锵锵急
得掉了眼泪，情急之下，锵锵给一向
表现最淡定的老宋打了个电话，问问
他该怎么办。没想到老宋听了她的
遭遇，竟对着手机唱起了歌：“到那山
水甲天下的阳朔仙境/漓江的水呀，
常在我心里流/去那美丽的地方是我
一生的祈望/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
桂林……”不过，马上就戛然而止。
因为要赶紧安慰锵锵：“这是老天爷
安排你要去桂林啊，那你为啥不干脆
去吃一碗桂林米粉，再乘上阳朔的竹
筏，到那如画的山水中走一走？”

这个提议像一道闪电，劈开了锵
锵头顶上的乌云。依照老宋的建议，
锵锵在下车前找列车员补齐了从广
州到桂林北站的车票，顺利出站。

第二天，锵锵意外地在桂林见
到了头发乱得像鸡窝的老宋，他有
点害羞地笑笑，说昨天给锵锵乱出
主意后，担心锵锵这意外的旅途再
出意外，所以，在回贵州老家前，他
特意来陪锵锵游桂林。“反正桂林我
也没有来过，总不成要等到像歌里
的老爷爷那样，退了休再来？”他在
锵锵住的宾馆旁边，租了 80 元一晚
的小旅店。他还给锵锵带来了新毛
巾和防晒霜。

锵锵就涂上防晒霜，与老宋一起
乘上阳朔的竹筏。此时赤日炎炎，游
人很少，到哪里都不用排队，他们得
以优哉游哉地去了兴坪漓江，去了遇
龙河，去了十里画廊，又见到了象鼻
山。水波如同轻轻舞动的丝绸，天空
是另一种浅蓝色的丝绸，青山如螺，
倒映水中，山形既无压迫感，又没有
攻击力，相反，这里的山水充满自得
其乐之美，充满顺势而为的稳定感与
满足感。

两人结伴玩了三天，一共吃了16
碗桂林米粉，他们可太爱当地米粉的
酸辣鲜爽风味了。三天后，老宋向
西，锵锵向东，两人各自回家，不知为
什么，回到家中后，锵锵眼前总是浮
现老宋在阳朔的市集上，兴味盎然地
拍菜农红红绿绿蔬菜的场景。他会
蹲下来跟人搭话：“这个莴笋是你早

上砍的哇，你5点钟就起来了？这么
辛苦……”“你这个空心菜比别家的
嫩哦，放在酸汤锅里一定很好吃。”有
位卖菜的老人，大概也很寂寞，竟把
小舅舅去世的事，也跟这个陌生的小
伙子唠叨了，“哎呀，小舅舅种的秋葵
还长在地里呢，我回家就要帮他去摘
了来卖。”见老宋买下一把空心菜，准
备让米粉店加个菜，老人竟非要分他
一个红糖粑粑尝尝——那粑粑，本是
卖菜人的干粮。

而老宋，一路顺利地拍了上百张
光怪陆离的照片，还在学校的摄影大
赛上得了奖，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同
样是后话的，是他还顺利地交到锵锵
这个学霸女朋友。

接到保研录取通知书时，锵锵对
闺蜜坦白，她为何对“乡下人”老宋情
有独钟：“在这个世界上，学霸很多，
进取心很强的男孩子也很多，但老宋
这种随和的乐天派是很少的。他遇
事从来就没有怨言、随遇而安，这样
的人，才可能找到幸福吧。”

是的，走到哪儿，老宋的生活就
过到哪里，朋友就交到哪里。他的选
择，就像冰川上的融水，只管向干燥
的地方流淌，随后仿佛无心地，滋养
出一片摇曳的野花。

锵锵记得他们俩的旅行，也遇上
各式各样的问题：飞机延误，要在机
场等到凌晨；住在网红街区附近，每
晚都被喝啤酒吃烧烤的人吵醒；贵州
的长途大巴上，来了带着成笼鸡鸭的
村民，要忍受一路的家禽吵嚷；两人
去西藏的时候，不巧遇到连绵的雨
季，导致高原反应更严重，每天都要
吸氧舒缓后才有力气外出拍摄……

别人遇上不如意的事，难免跺着
脚声讨、埋怨，老宋却总能与刚捉弄
过他的命运之神坐下来，喝几盏茶叙
旧。搞得命运之神也不好意思。所
以，锵锵跟着老宋，运气总有峰回路
转的那一天。贵州带鸡上车的村民
大妈，非要送他们几个自家产的毛
桃；长沙吃烧烤的大哥，热情告知本
地人最爱玩的采橘子圣地；而在西
藏，当他们充满波折的长途自驾走到
尽头，终于见到冈仁波齐山的时候，
老天破天荒地云开雾散约 40 分钟，
神山终于袒露出它金字塔一般的主
峰，日照金山的奇景出现了，而一朵
温柔的旗云，是庄严的粉红色，缓缓
移近山峰，就像给雪山戴上了出嫁的
头纱。

也许，是乌云曾经那么浓烈，日
照金山的光线才那么醉人；也许，是
雨水那么令人郁闷，彩虹的抚慰才那
么经久难忘。同样的，正因为生活充
满不可预知的风浪，乐观淡定、情绪
稳定的人，才拥有这世间最珍贵的风
景。

我喜欢根雕，总觉得根雕是树以另一种姿态在活
着。不论树种，无论雕工，每每遇见根雕，我都会欣逢
故友般喜悦，免不了近身一探究竟。岁月失语，根雕可
言，我觉得每一尊根雕都会默默地向我倾诉心语，告诉
我它的前世今生。

当年在湖州一家根雕博物馆，我看到一尊几人高
的根雕以孔雀开屏的姿态呈现在游客面前时，我被深
深地震撼了，那是一株硕大的千年榕树之根，这棵古榕
都经历了些什么？它的根系为什么会绽放成一柄巨
扇？是谁发现并挖掘了它？这些疑问让我思绪翻飞，
激活并放大了我的想象力。

龙年春夏之交，我随中国作家协会一个采风团来
到眉山。眉山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让我向往
已久，这里是东坡故里、文学圣地，是许多作家心中的
诗与远方。

来眉山，不能不去拜谒三苏祠。走进古朴幽深的
三苏祠，顿时能感受到一种沛然文气和氤氲水墨般的
氛围，仿佛每一株草木都是可读可亲的词句。三苏祠
值得称道的陈列很多，最让我心动者有三：一则苏母
程夫人。程夫人堪比孟母，苏家家风源于她的言传身
教，身为大家闺秀，嫁到苏家时苏家已家道中落，但她

“柔顺足以睦其邻，智能足以齐其家”，激励丈夫苏洵
奋发读书，调教两个儿子“行廉”“志洁”，终于成就了

“一门父子三词客”的千古佳话。二则苏宅古井。古
井井口直径约半米，深达七米，水深接近丈二。古井
宛若苏祠之眼，千年不竭，清澈依然，无声地凝视着星
空，凝视着井台上每一位过客，没有褒贬，没有喜怒，
只做一个永远的见证者，见证苏宅的日日夜夜，见证
着眉山古城的斗转星移。三则丹荔根雕。三苏祠内
有一尊丹荔根雕，高过人头，底部直径两米有余，形状
似饱蘸枣红的大型提斗。说来惭愧，我在经过它身旁
的时候没有留心它的存在，走过之后忽听身后有人叫
我：“先生。”声音不大，却柔性十足。我回身一看，原
来是位漂亮的女士让我帮忙拍照，我这才注意到她要
取景合影的根雕。我接过女士手机，对焦之后忽然发
现屏幕上的根雕竟然发出几道金光，这金光猛然照进
我的心里，让我怦然心动起来。女士相机或许用了鲜
艳模式，金光是相机自动调剂出的色彩，但我宁愿相
信这金光是根雕为我而生，是担心我与之失之交臂而
发出的呼唤，因为一旦错过，也许就是一生。

请教了工作人员，我才知道这根雕果然有故事。
这是一株并蒂丹荔的根，距今已经有900多年历史。丹
荔是苏东坡所植，植此树到底有何寓意恐怕很难说全，
通常的说法是苏轼为父苏洵守孝期满，离家前栽下此
树，与三位老友约定，树长成即归眉山。后来，苏轼还
在给“三老”之一的蔡子华写的《寄蔡子华》中写道：“故
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归，荔子已丹吾发白，犹

作江南未归客……”苏东坡酷爱荔枝后人皆知，“日啖
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流传久远。不过
我有些怀疑，这株丹荔难道仅仅是为了与“三老”的约
见而栽？此树有没有苏轼对发妻王弗的某种寄托？二
十七岁的王弗比苏洵早一年去世，读过苏轼那首悼亡
词的人都知道，苏轼对王弗可谓情深意长，“不思量，自
难忘”，用一株丹荔来情寄刚刚过世一年的爱妻也不是
没有道理。无独有偶，时光从大宋掠到 20 世纪 20 年
代，距眉山并不遥远的柳江古镇，有一位叫曾艺澄的成
功人士，为了心上人能吃上荔枝，特意从广西购来树苗
栽于曾家大院，那株高大的荔枝树今天变成了一道有
故事的风景。

站在这尊根雕前，我不禁思考起这样一个问题：这
根雕对于苏东坡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当然，这
无疑是一尊根雕，是一棵有九百岁树龄的荔枝树死后
留下的树根，而且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出土成型。但
我觉得它又不仅仅是根雕，对于大文豪苏轼来说，它是
另一部作品，一部关于乡情、亲情、爱情的伟大作品，根
雕的每一处细节都如同错落的分行文字，有着充沛而
隐晦的表达。“三老”之约，关乎乡情；守孝植树，关乎亲
情；而丹荔满枝，让人不得不关乎“小轩窗、正梳妆”的
才女王弗。由此可见，真正传世的佳作不一定非得以
文字的形式呈现，眼前这尊根雕就是很好的例证。

记得有一首歌叫《把根留住》，歌词与本文联系不
大，但歌名却是个不错的课题。想留住根，首先要生根
有根，而且根要扎得深、扎得牢，做到根深蒂固。从传
统价值观视角看，每个人想留下的最有价值的根无非
是“三立”，即古人说的“立德、立功、立言”，三立有一条
立住、立稳，根就留住了。由此我还想，周虽旧邦，形成
的周礼至今依存；秦朝虽短，书同文、车同轨的规制仍
然施行，谁敢说此等遗产不是这些王朝的根雕呢？对
于文人来说，立言乃职业所系，想让作品根雕一样不
朽，唯有写出读者喜爱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佳作，
除此之外，别无他路可行。

根雕之美，美在给人提供了美好联想的载体，由苏
祠根雕，我想到了峨冠博带的“三老”，想到了植树后四
人把酒言欢、相约来日的婆娑泪眼。根雕之美，美在它
能还原出树的茁壮与繁茂，悠悠九百余载，年年丹荔成
熟季，三苏的粉丝们相聚树下，品尝鲜美的荔枝，发思
古之幽情，或诵大江东去，或吟明月几时有，这情景成
了一幅常看常新的年画。根雕之美，还美在它见证了
大树成长的艰苦与不易。眉山原本没有荔枝，常言道
人挪活、树挪死，从南方移植荔枝并非易事，有谁知道
荔枝树在成长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些什么，气候、土壤、
虫害等等，观察这尊根雕底部，可见树根抱石破土、顽
强生长的形态。我曾看过一尊根雕，木雕艺术家保留
了树根与顽石融为一体的造型，根抱石、石留根，那种
生死相依的不舍直抵人心。别人在夸赞艺术家匠心独
运的时候，我却感慨树木成长的不易，我们往往只看地
上树木的挺拔，却很少有人在意树根在地下艰难地蜿
蜒勘探。不得不说，根雕，是对树木成长最好的诠释。

告别眉山很久了，苏祠里的那尊根雕仿佛在我心
田里生出了嫩绿的新芽，我知道，要想让新芽向上开枝
散叶，根须就必须正在大地下蔓延、拓展。

在北戴河一家酒店度假，吹着海风，踏着
海浪，看海鸽子在苍茫的大海上翻飞，脑海里
跳动着高尔基的“像黑色的闪电”搏击风浪的
海燕；院落中的一株核桃树，像龙钟老汉，枝丫
匍匐满地，形成一个核桃树厅，坐在厅中的圆
桌前，葳蕤的叶子像巨大的手掌遮住阳光，之
间或漏下斑斑点点的太阳花来，而青涩的核桃
果像绿色的眼睛闪烁在我们的头顶，仿佛在偷
听着朋友们地北天南的趣谈；几个孩子在厅内
厅外欢快地穿来梭去，时而响来银铃般笑声。

那天中午，吃过简单可口的美食，我先离
席，出餐厅消消食。当走到核桃树下，正准备
钻进核桃树厅时，无意间一回头，看着四位年
轻的男女陪着一位耄耋老人走了过来。老人
戴着一副眼镜，花白的头发在太阳下闪着寒
光，步履蹒跚，但并不要人搀扶。我定睛一看，
这不是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吗？我有点小激动，
在心里惊呼：“妈呀，我看见真人了！”我收住正
欲钻进核桃树厅的身子，但并没有迎着王蒙先
生奔去，只是在原地站直了，默默地望着他的
脚步。记忆里，早先年间读王蒙小说的画面不
由自主地闯了进来。

1980 年代，我那时还是鄂南崇阳大市乡
下的一名中学生，莫名地喜欢上了文学，如饥
似渴地读文学作品，发疯似的淘文学书籍。虽
然大市藏在幕阜山中的褶皱里，但外面的资讯
还是能传播进来，何况那是个思想解放的年
代，信息确像是爆炸一般。而且，文学的穿透
力无比强大，前天还在北京引起轰动的《班主
任》，今天就在大市有了回响；昨天还在上海如
春雷一般的《于无声处》，明天就炸到了大市。
那真是文学的黄金年代啊！我就是那时没日
没夜睡在床上看小说，把眼睛看近视的。

偶然，听大市供销社卖货的人说，新到了
几本热门作家的小说选，欲购从速。说者无
心，听者有意，我连忙骑上自行车，从大市中
学门前的陡坡冲下武长公路，再折向大市供
销社。那是暑期，天毒热，刚爬过大市坳，先
前只洇了一块的汗衫，已拧得出汗水来。到
了供销社，我用汗衫擦了擦手，就走到柜台
前。彼时的供销社里什么都卖，柴米油盐酱
醋茶。只有一旮旯卖图书，还大多是旧书，鲜
有新书。而那天，我就看见几本崭新的、蓝色
封面的书籍整齐地码在货架上。新时代毕竟
来临了。

那好像是一套北京作家的文丛，我记得有
《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邓友梅小说选》《刘绍
棠小说选》等。其时，我已读过王蒙早年享有
盛誉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知道但还没读
过的《青春万岁》，总觉得王蒙作品有一股热烈
的、纯真的气息迎面扑来，对王蒙的文字佩服
得不得了；而刘绍棠则更像个传奇，听父亲讲
他的《青枝绿叶》，在他还是中学生时就进了语
文课本；只有邓友梅还不怎么熟悉，因为没有
读过他的小说。我数出荷包里的所有纸币和
硬币，刚好够买三本，就把王蒙他们仨的书请
回了家。

回到家，摇着蒲扇，先翻刘绍棠的《青枝
绿叶》，清新的运河田园风情，虽然迥异于鄂
南山区，但对于正在农村的我来说，更多的是
亲切，对当年能进课本，啧啧称奇；邓友梅的
小说，好像更多的是他当兵的经历，《我们的
军长》等所表现出来的战争年代的生活颇能
吸引少年的我；而王蒙被人们称为“集束手榴
弹”的《夜的眼》《海的梦》《春之声》《风筝飘
带》和《布礼》等篇什全在集中，给了我一种全
新的冲击。其实，当时有的段落并没有完全
看懂，但“打破时空顺序和中国传统叙事方
式”的新奇的意识流表现手法，跳跃的蒙太奇
结构驱使你继续读下去，而且，越读越有味
儿。可以说，那个年代，只要是见到“王蒙”二
字，我就会去读。

后来，读到《青春万岁》时，我已是一个诗
歌发烧友。小说里的一首诗，至今我都还能
背：“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
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
们。有那小船上的歌笑，月下校园的欢舞，细
雨蒙蒙里踏青，初雪的早晨行军，还有热烈的
争论，跃动的、温暖人心……是转眼过去了的
日子，也是充满幻想的日子，纷纷的心愿迷离，
像春天的雨，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
念，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因为它
契合了我憧憬未来和远方的青春。

再后来，读王蒙作品就渐渐少了，但对他
的崇拜并没有消减，每一次他惊艳的作品问
世，我都特别关注。有一年，省作协小斌主任
去北京拜访王蒙先生，他知道我是他的拥趸，
说是要给我一个惊喜。当时，我有点懵，何惊
喜呢？过几天小斌主任从京城回汉，我们在

“汉高”小酒馆给他洗尘接风，我是怀揣着小斌
主任所说的惊喜去的。酒喝得正酣时，他从皮
包里拿出一本像砖头一样厚的书，递给我。且
说，我不是要给你惊喜吗？这就是。我接过一
看，《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呀，真是惊喜
哟，万分的惊喜。翻开扉页，王蒙先生的手泽
仿佛还带着温度，顿时温暖萦怀。那一刻，我
也顾不得不胜酒力，端起酒盏，就和小斌主任
高兴地浮了一大白。

到了2022年，《长江日报》改版，《江花》周
刊开辟了王蒙先生的“王蒙词话”专栏，越来越
好看。每期报纸一来，我都抢着王蒙读。每每
读时，总是被他睿智的思想、幽默的文笔和独
到的见解所折服。一个年近九旬的老者，还有
那么旺盛的创作力、与时俱进的精神，值得我
们景仰和学习。

记忆还在像放电影一样地转动，王蒙先生
已经走到我面前。我轻轻地问了声：“王先生
好！”并不想叨扰他、找他签名、找他合影。然
后，在他走过时，我又轻轻地念着他的诗句“所
有的日子都去吧，都去吧，在生活中我快乐地
向前；多沉重的担子我不会发软，多严峻的战
斗我不会丢脸……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并
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王蒙先生显然听到了
我的念白，回过头来，含着笑，望着我，并扬了
扬手。

我注视着他，目送着他，缓缓走出酒店院
门。猛然想，王蒙先生写了一千多万字的作
品，而最好的作品应该是他的暮年，还如此健
康，还能写出字字珠玑的长篇文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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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命运之神喝个茶
□华明玥

茅田度假记
□刘益善

偶遇王蒙先生
□梅赞

看见陶渊明

他走在我前面

走在我后面

他走走停停

在武陵山深处

在白云深处

在宣恩

他忙碌

他采菊

也采绿茶

他种柳

也种白柚

在黄坪村

在板寮村

在伍家台村

他深沉

他孤身一人

望着什么出神

构思桃花源记续集吗

十有八九是的

他活泼

他划莲船

玩三棒鼓

围着熊熊篝火

跳摆手舞

兴致勃勃

似乎还很专业呢

看见陶渊明

有时相逢一笑

有时错过了

错过了就错过了

不要紧的

他爱宣恩

一往情深

兜兜转转

会回来的

看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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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藤，本名滕贞甫，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
员，原辽宁省作协主席，出版长篇小说《刀兵过》
《北障》《北爱》《草木志》，小说集《熬鹰》《无雨辽
西》等，长篇小说《战国红》《铜行里》先后荣获第十
五届、第十六届全国“五个一工程”长篇小说奖。
《北地》被评为2021年中国好书。


